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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敬告

复兴号高铁列车，在东北平原的腹地飞驰
载着我们一家人，还有满车厢的旅伴

假日乘高铁出游是个不错的主意
列车的起至点，长春至哈尔滨

三分钟后，电子屏显示：
“列车当前时速303千米”

窗外望去，辽阔无边
昨夜的雨，把大地刚刚洗过

干净的风，吹着干净的树、干净的禾苗
看到的是满眼干净的绿

天也一样，广袤、鲜活、澄明

大地恬静地躺在那里，像个睡美人
柳枝摇曳，秀发垂地
耕耘的农夫梳理着

她纵横的脉络
所有的眺望和启程都是梦的希冀

田野里流淌着无尽的思绪

“哈尔滨西站到了”
高铁的节奏只给你片刻的遐思

旅行的目的地还是，喧嚣、纷杂、无序
静谧流过

那辽远广阔的东北平原腹地

乘动车出行
□ 简然

一场春雨之后，草木焕然一新。
嫩日轻暖，草色泛碧，杨柳如烟，花事
渐浓。

朝暾上窗，推户邀日，春晖入室，
一片朗然。鸟雀呼晴，一缕春风飒然
入怀，欣然如沐。窗外，晴光如瀑，一
树杏花纷敷盈庭，流光溢彩，灿然耀
目，如新人妆就，清脂淡粉，清婉妙
然。凯风自南来，万千素朵摇曳，花影
滉漾，宛然在望。

春在卖花声里。春梦遽去，了无
痕迹，心头陡起一缕惆然。幸而卖花
声声，婉转悠扬，聊作歌吹洗耳，亦可
清心悦神。想那卖花的宋人，挑春卖
花，细雨杏花香，也是一件极其风雅的

事。一路花开，一路芬芳，一路声韵悠
扬，一路春色绽放。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
年少足风流。”实在想像不出，那是怎
样一幅清美绝俗的画面，春日融融，软
风轻吹，杏花如雪，飘飘洒洒，落得少
年满头都是。翩翩少年，丰神俊朗，活
色生香，风流绝伦。难怪那位率真的
少女，忍不住脱口而出，“妾拟将身嫁
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因为
杏花，谁家无名少年，博取了一颗少女
的芳心，赢得了一腔痴情，何其幸矣。
杏花惹出一桩情事，或许结成一段良
缘，留下千古佳话。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明月

娟娟，清光如银，杏花幽雅，笛声悠扬，
在如此美妙的意境中，对花饮酒，啸歌
放怀，在抚今追昔中，东方已白，意犹
未尽。古人这种有花有酒有友的诗意
生活，也只能在宋词中领略了。

遥瞻夏日，青杏累累悬缀，挂在枝
头招摇。孩子忍不住攀上树枝，窃得
数枚青果，迫不及待咬一口，立马蹙起
眉头，嘴角流涎，一脸无辜。不觉冁
然，要不了多久，那滑稽的一幕，又可
睹矣。

门前桃树，纤苞已成，半含不吐，
秾朵待放。春风既吹，桃花欲艳。彼
时，杏花纷堕，飘飞若雪；而桃之夭夭，
蝶舞蜂喧，依旧在春风里浅笑。

春风春雨绘春图
□ 艾雄超

在北方，进入四月，天气渐暖，风亦柔软。
每天，忙碌完一日三餐，侍候好猪鹅鸡鸭，余下
的时间，母亲便坐在宽宽暖暖的火炕上，一粒
一粒，精心挑选待播的种子。

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映着母亲的脸庞。
此时，母亲的微笑，露出淡淡的红。偶尔，一只
鸽子落到窗台外面，咕咕咕地叫上一阵，仿佛
在给母亲舒缓的手势，送上几句灵动的赞美。
每每这时，母亲慈祥的眼神，定会停留在圣洁
的羽毛之上，梳理软软的心思和情绪，舒缓的
时间，也在母亲的面前，开始伫足凝望。

那些种子，去年秋收之后就备好了。种庄
稼如同养儿女，每一件事都马虎不得，这是母
亲挂在嘴边的话，时常在我们面前提起，而且
不厌其烦。

玉米，摆在厢房外的架子上，一棒一棒，整
整齐齐，有白有黄。谷子，挂在屋檐下的椽子
上，一穗一穗，饱饱满满，散发着馨香。大豆、
高粱，打好后装在袋子里，敞开口，放在厢房通
风通气的地方。黄瓜、茄子的种子，剥开、去
瓤、洗净、晒干，用玻璃瓶子小心翼翼装起来，
置于正房粗壮的房梁上。豆角的种子置于一
个小簸箕里，用一块布盖上，存储在立柜上面。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母亲神情庄重，呼吸
轻微，手势舒缓，宛若照料刚刚出生的婴儿。
母亲说，每一粒种子都有灵性，只有用心，才能
让它们融入人类的感情，明年能不能丰收，不
光看天，还要看人。尽管整个秋天都忙忙碌
碌，有时累得腰酸背痛，但母亲挑选来年的种
子，总是无比虔诚，像祭拜土地。

多年之后，终于明白，为什么经过母亲手
中的种子，总能长出丰韵的庄稼。

春播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临了。母亲把这
些预留的种子，一样一样取下来，请进屋，送上
炕。然后，含着笑，抬腿，上炕，盘腿，坐下。身
旁，那个用了多年已经变黑的簸箕，开始在母
亲轻柔的动作中，体味一年一度的幸福。家里
养的那只猫，脑袋圆圆的，身子肥肥的，趴在母
亲脚边，打着盹，间或眼睛眯成缝，瞄一下母
亲，然后，继续做着它的美梦，母亲也会偶尔伸
出手，轻轻地抚摸一下它的头，始终含着笑。

首先搓玉米。从顶端开始，用指尖一粒粒
竖着抠下来一排，直到根部，尔后借助出现的
缝隙，左手握住，右手掌根用力，三两下，一棒
玉米便搓得干干净净。所有玉米搓完，还不
算完，母亲会在众多的玉米粒中，把那些个大、
饱满、发光的玉米种子，一粒一粒挑拣出来，轻
轻放到簸箕里。玉米和簸箕碰撞的声音，如音
乐，在屋内回旋，缭绕。家里要种几亩玉米，需
要多少种子，母亲心里有数。所以，簸箕里的

种子数量总是恰到好处。
挑选谷种稍稍费事些。干爽的谷穗，上面

有毛茸茸的刺，弄不好会扎到手上，虽说不是
很疼，但刺痒的感觉也不是很舒服。因此，母
亲会戴上一副自己缝制的手套，防止手掌被
刺。一穗谷子，一下撸不净，要反复几次才
行。几捆谷子撸完，还要花几天时间，把谷粒
上的毛和芒一点点挑干净，再用簸箕簸上数
次。有时，簸起的毛和芒会随风钻进眼睛，让
母亲难受好几天，严重时，眼睛会微微肿起来，
但母亲从不报怨，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像春天
的阳光，暖中带甜。

挑选大豆和高粱，虽轻松些，但费时，母亲
却不厌其烦，直到挑选出的种子，达到满意的
程度为止。黄瓜、茄子、豆角的种子，从瓶子里
和簸箕中倒出来，一颗一颗选好，然后重新装
入瓶子，封上盖，摆到柜子上面。

所有这些忙完，春播的时间也就到了。待
一粒粒种子从母亲手中撒向大地，一年的艰辛
和守望，又在蒙蒙细雨中开始了。播种之后，
母亲每天都会走到田里，看种子发芽，露头，成
长。如果没有天灾，母亲播下的种子，定会从
泥土中，田垄里，如期钻出鲜嫩的头。倘若
天气干旱，雨水极少，母亲便显得异常焦
急。遇到这样的境况，母亲会在清晨或傍
晚，长时间蹲在田垄中间，用粗糙的大手，抠开
板结的泥土，看种子是否潮湿，还能不能发出
希望的芽。

记得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六月中旬，未
下一滴雨。母亲虽然按照节令，不得已把种子
播下去了，但在时间流逝中，田里只露出星星
点点的芽。那段日子，母亲的性情变化很大，
每天动不动就发脾气。我们知道，种子不能如
期发芽，这个秋天的收成必定锐减。终日操劳
的母亲，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母亲发
脾气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都是小心翼翼，生
怕再给母亲增添烦恼，父亲也是。

直到一场大雨突然来临，母亲的心情才慢
慢好起来。那天，母亲不顾我们的劝阻，不带
雨伞，不披雨衣，冒雨深入田间。回来之后，脸
上有了笑容。夜里，母亲睡得很甜，连日的叹
息，变成了微微的鼾声。

年复一年的日子。年复一年的母亲。年
复一年的种子。

常常想，我们一群儿女，也是一粒粒种子，
从降生的那天开始，便被母亲精心打理着，剔
除瘪粒，留下饱满，簸掉芜杂，独余圣洁。然
后，播种，浇灌，除草，施肥，直到秋天莅临，收
获满满的欢欣和喜悦。

幸福的种子，幸福着母亲的幸福。

幸福的种子
□白俊华

从夜里下起的春雨，连
绵到白天仍没有停的意思，
仿佛将夜与昼连在了一起。

春雨是催醒复苏的乐
曲，万物从此不再沉寂，它
催动了小草不安的心，刚拱
出大地的嫩草，偷偷地探出
了头，尽管十分娇羞，像小
女孩一样，几乎不敢见人，
还是让人发现了。或许当
它感受到身边的同伴无意
中多了起来，它将会慢慢地
变得落落大方。而待到芳
草争绿斗艳时，小草就再也
不会有谁害羞谦让了。

清明、谷雨，一如白露、
秋分一样，应该是长白山区
色彩变幻最快最多的季节，
从前变化在体内，现在展露
在体外；从前骚动在地下，
现在喧哗在地上。从吐第
一个芽开始，从着第一抹绿
开始，从开第一朵花开始，
最先绽放冰凌花，着急披绿
柳梢芽。

我驱车回老家，一路春
雨作伴，清新的空气，清寂

的山林，唤起了我悠远的思
念。在我心中，这里才是最
终团聚的地方、生命的归
宿。生命萌生在大地上，生
命起舞在大地上，生命回归
在大地上。我也会最终化
作尘埃，投入大地母亲的怀
抱。

大地，是神奇的舞台，
总是不断地有新事物登上
这舞台的同时，另一些在渐
渐地退出。我见山中背阴
的沟里仍有冰雪的身影，它
们是长白山之所以叫“长白
山”的凭证。残存的冰雪暗
示着严冬曾经漫长的存在，
但此时的大地并不急于将
它们清走，会让它们体面
地、缓慢地、无声无息地融
化掉，并且长久保留住巅峰
上的部分“长白”，如同保留
住生命的火种、永久的海拔
与万物的感恩。但大量的
冰雪终会融化。

我仿佛看见那些冰雪
们悄悄不舍地向春天挥手
作别。

春日冰影
□ 赵连伟


